
放羊的张德死于一场沙尘暴。

羊是村里巨六家的。沙湾村的人都养羊，巨六家养

羊是用来给儿子说媳妇的．儿子巨小六十六上跟人打

架，伤了一只眼睛，说媳妇就有点难。巨六两口子并不

灰心，他们养羊，养骆驼，啥值钱养啥，只要有钱，儿子

巨小六就不会打光棍。

据巨六家的讲，沙尘暴起时，放羊的张德在黄花岗

一带，那儿草多，虽是离村庄远点，可草多，放羊的张德

必须把羊赶到草多的地方去，这是他跟巨六家的约定，

要不巨六家是不肯花每月一百块的工钱雇他的。放羊

的张德刚把羊赶到黄花岗，沙尘暴就来了。这事谁也没

办法，你住在这破地方。就得习惯这破天气。巨六家的
这么说。

怪就怪那只羊。那只叫大雄的公羊是羊群的家长，

地位比巨六还高。也比巨六潇洒。它统领着一百多只

羊，浩浩荡荡地进出在沙漠里，让巨六感觉到它才是儿

子未来的希望。重要的是它还能为所欲为，羊里面的一

百只母羊，都是它的嫔妃，喜欢哪个上哪个，巨六管不

着，张德更是管不着。巨六家的更是巴不得它天天上，

这样繁殖的速度才能快一点。巨小六的媳妇也就来得

快一点。偏是这些日子，羊群里面又多了只公羊，是张

德捡来的，张德没让巨六家失望，他居然白捡了只羊。

还是只身强力壮能配种的公羊。

这只羊叫小雄．张德给起的。

小雄看上了小花，追屁股后头撵了好几天，想上，

小花也愿意，它正在发情。大雄不乐意，大雄当然不乐

意，张德捡小雄它就不乐意，柢了张德一角，张德疼了

好几天。看见小雄那个骚样，它一角柢了过来，两只羊

口许开祯

彳L I o

沙尘暴就是这时刮起的。

两只羊越干越猛，沙尘越刮越猛，张德想把羊赶到

黑刺窝里，相对安全点，羊群只顾了看热闹，不走，张德

急了。拿棍子打大雄。张德舍不得打小雄，小雄是他捡

的，等于他儿子；大雄是巨六家的，就如同巨小六，张德

看不惯巨小六：更看不惯大雄。张德看不惯这些比他舒

服好几十倍的东西。

张德一棒子下去，祸乱就出来了。他打中了大雄的

眼，风太大，迷了张德的眼，沙尘刮进跟睛里，啥也看不

见，张德凭的完全是一II气，一种感觉。他没想到，他打

中了大雄的眼．一股血冒出来，喷在了张德脸上，很腥，

很热。张德知道惹祸了，丢了棒，愣在那儿。张德愣的工

夫．沙尘暴越大了，风要把沙漠掀起来，不只是呼呼地

响，排山倒海，张德没见过这阵势，他不是沙漠人，当然

没见过这阵势。

张德愣着，大雄却醒了，大雄看清攻击它的不是小

雄，是张德，头甩了一下，又甩了一下，就把愤怒摔给了

张德。

大雄对张德，是有愤怒的，张德老打大雄，只要大

雄跟母羊好，张德准打它。大雄放弃小雄，一头朝张德

撞过来，愣着的张德没防范，重重地让大雄撞倒在地

上。这时候黑风起了，黑风是沙漠里最骇人的风，一刮

起来，昏天黑地，能把世界吞掉。张德爬起来，还想把羊
群赶到黑刺窝去。大雄的报复就来了。

大雄不是一般的羊，这点巨六忘了跟张德交待，大

雄要是发起狠来，巨六它也往死里柢。谁坏它的好事它

就不让谁活，这是大雄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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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追着张德，满岗子跑，沙尘暴帮了大雄，相比

张德，大雄更习惯沙尘暴。张德一头撞进枯井的时候，

已是这天的中午，大雄追着他，跑了将近两个时辰。

巨六家的手指乱舞，唾沫横飞，站在院门口跟警察

和村人这么讲。

警察是和福叫来的，和福家的非要和福这么做，和

福也没办法。按说，死了一个放羊的，用不着惊动警察，

给人家点钱，说几旬好话，这事也就了了。况且张德六

十了，六十的人还能活几天，早死迟死一个死，反正是

羊撵死的，又不是巨六家害的。叫了警察就不一般，警

察一来，这事就复杂了。八爷就骂，挨炮的和福，没球事

干了，叫哪门子警察?八爷自然要骂，警察一来，他就成

了闲人。这档子事又轮不上他说了，能不骂?八爷哪里

知晓，和福家的这样做，有她的道理，这道理还是因了

一只羊，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只叫小雄的公羊是和福家

丢的。

你说的倒好听，谁信?

巨六家的正讲着，和福家的突然插话。

和福家的，话可要往好里说．你啥意思?

啥意思?刮沙尘那阵。你在哪?炕上吧?张德打大

雄，你亲眼见过?

巨六家的一下就哑了。和福家的说得没错，刮沙尘

那阵儿，她果真是在炕上，挨炮的巨六，白日也不放过。

警察咳了一声。警察怕和福家的跟巨六家的吵起

来。警察是乡里的警察．最怕处理女人们吵嘴的事。巨

六家的，张德是哪里人?他问。

山里人。巨六家的咽了口唾沫，她说了半天，嘴早

干了。

哪个山里?警察已经在办案了，他还像模像样地掏

出一个本子。

巨六家的想了想，又咽口唾沫，山里就山里，有几

个山里。

说不上了吧。我就知道你说不上。和福家的马上给

警察帮腔。

巨六家的真像是说不上，她白了和福家的一眼，有

点扭捏地看警察。警察三十来岁，个儿高，人长得也受

看。

我问你哩，说。警察看见巨六家的盯着他，脸红了

下，态度有点不友好。

山里大着哩，说啊，到底哪个山里?和福家的又插

嘴。

和福家的你夹嘴，关你啥事，死的又不是你爹。巨

六家的本来就心慌，一听和福家的没完没了刁难她，气

就来了。

王兰英，你个骚卖X，骂谁哩?和福家的马上较了

劲，喊出巨六家的真名，而且还尝试着要撕巨六家的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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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热闹很快叫警察给止住了。警察是个很负责

的警察，放羊的张德死了，死在他的辖区里，他必须把

事儿搞清楚。巨六家的还想骂，警察咔嚓一声，拿手铐

把巨六家的带走了。

我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大年三十。每年

的这一天，我都会从遥远的地方赶来，陪父亲过一个团

圆年。父亲老了，有点寂寞，总是拿一些没头没脑的故

事给自己解闷。坐了一天的车，有点累，我说睡吧，还没

等父亲答应，我就睡着了。

夜里做梦，梦见了儿子。对了，我已有了儿子，一个
很不错的家伙．扬言将来做中国的福尔摩斯。

大年初一。儿子打来电话，老爸，爷爷是不是又给

你讲故事了?我嗯了一声，儿子缠着要听，我只好简单

复述一遍，可能我的复述有问题，儿子在那边连打几个

哈欠。没劲，他啪地挂了电话。

我正在帮父亲收拾屋子．儿子突然又打电话问，那

个放羊的张德，他来自哪里?

放羊的张德到底来自哪里，我对此一点没兴趣，父

亲却兴趣很大，他拉过我，接着又讲。

这是个大问题，不只巨六一家说不清，包括八爷在

内的沙湾人，也都模棱两可。巨六家的交待，放羊的张

德是她捡来的。有天早上，巨六家的让尿憋醒了，跑出

来撤尿，刚把裤子褪下去，有个黑影就在她眼前闪了一

下。那还是年前的事，大冬天，巨六家的记得很清，漠风

都把她的屁股冻疼了。巨六家的以为是贼，喊了一声，

巨六扑出来。一把撕住了黑影。后来一审问，他不是贼，

他说他是张德。巨六家的话让警察疑惑了好一阵子，后

来沙湾人证实了这点。八爷说他也看见过黑影，躲在他

家羊圈外的草棚里，不过他没抓。可一问这个张德到底

是哪里人，谁也说不上。包括和福家的，警察一问也结

舌。是啊，放羊的张德年前就来了，这都给巨六家放了

半年的羊，都跟沙湾人混成一家子了，咋就没人操心过

他的来处呢?

父亲这样叹了一声，接着说，放羊的张德真就是山

里人，警察弄清这点已是好几个月以后，这期间，巨六

两口子都像犯人一样被警察关在拘留所里，他家的羊

以每天一只的速度被当作办案经费。这还不算，有五十

只被一次性赶到了殡仪馆，天太热，警察绝不能让沙漠

的El头把张德化掉，按照他们的办法，张德被放进县上

殡仪馆的冷冻柜．费用暂时拿羊顶。

叫于化的警察带着人走进山里石秀家，石秀正在

太阳下撕一堆破棉花，她媳妇儿来涣子蹲墙角下，好像

正为某件事苦闷着。叫于化的警察扫了一眼院子，问，

你叫石秀?石秀说我叫石秀，啥事?

你男人叫张德?

我没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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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于化的警察让石秀呛住了，来之前，他已打听清

楚，石秀就是张德的女人，可石秀说自己没男人。叫于

化的警察马上明白，山里的石秀跟男人张德闹过矛盾。

这一点很快被证明，山里人围着叫于化的警察，七嘴八

舌。就把张德的事情说清楚了。

张德是让石秀气走的，张德爱耍牌，山里男人都爱

耍牌，这没啥大问题，不耍牌日子咋打发?山里的日子

又这么难打发。可狗日的石秀，她不让张德耍牌，张德

耍牌迟了她把张德关门外头，张德还睡过草房，大冷的

天，她不让张德进屋，不睡草房睡哪，难道睡儿媳妇屋

里啊?山里人说到这儿，哗一下笑开了，笑得很浪。

叫于化的警察二番走进院子，问石秀，你男人张德

呢，啥时走的?

死了!

这女人，真不是东西。叫于化的警察心里骂了一

句，要出门，看来，张德的死不怪巨六家，应该通知山里

的警察把张德拉回来。一直蹲墙角的来涣儿看见警察

走，突然跑出来，一把抓住于化，我公公出啥事了，他是

不是死了?

是啊，张德是不是死了?山里人也都伸过脖子，很

关心地问。

叫于化的警察想了想，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摇了

摇头。他觉得这趟山里来得不值，应该听巨六家的话，

直接让石秀过去认尸就行了。

石秀她没去认尸，石秀她当然不会去认尸，叫于化

的警察后来才清楚，张德的死跟石秀有关系，关系很

大，可当时他没这么想，他只急着让石秀来认尸，或是

让山里的警察把张德拉走，因为巨六家的羊不多了，为

办这件案。他们快要把巨六家的羊花光了。巨六的儿子

巨小六很不高兴，整天拿一只眼睛恨恨地瞪他们，花的

可是他的媳妇啊。

石秀不来．叫于化的警察只好找张德的儿子。山里

人说，张德让石秀逼出门后，他的两个儿子找过，找了

十来天，也去沙漠一带打听过，看是不是跑沙漠里给人

家放羊了。结果他们没打听到，他们又急着出门，就把

这事给扔下了。

这不怪张德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有自己的家，也都

有自己的日子，不出门挣钱咋行?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谁都有自己的日子，有时候，

有些事，也都是迫于无奈。比如父亲，他要是乐意跟我

们走，我是愿意接他走的，可他不乐意，我也没办法。

警察在新疆找到张德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大雄，一

个口tlzl,雄，跟两只公羊的名字一样，这事有点意思。警

察没说张德死了，怕他们难过，只说张德出了点事，让

他们回去处理。大雄说，我工地上忙，请不下假。小雄

说，我要是一走，几个月的工钱就没了，工头狠着哩，半

路上走了一分钱不给．你说咋办?

叫于化的警察说，不行，你们得回去。

大雄跟小雄说，要不你回去，反正也不会是大事，

来去的车费算我的。

小雄气狠狠地反问．你咋不回去，他不是你爹?

警察看他俩要吵起来，这才实话实说，张德死了。

死了?

叫予化的警察应该把两个儿子直接带到沙湾村，

那样事情就不会变复杂。可两个人非要说先回去一下，

这一回去，事情变了。
先来的是大雄，他在巨六家院子里转了一圈，前前

后后看了一遍。发现沙乡人就是沙乡人，比山里入富，

富几倍。巨六给他敬烟，他不抽；巨六家的给他倒水，他

不喝。最后。他当着八爷的面，问，我爹是给你家放羊?

嗯。巨六赶忙敬烟，这段日子巨六见人就敬烟，害

怕一不敬就又关到派出所去。
大雄打开巨六的手。问，你知不知道我爹是来沙乡

做啥的?

做啥?巨六赶忙弓下身子，这事他真不知道，他只

知道张德快要冻死了，快要饿死了，张德说他三天没吃

一嘴五谷，从山里到沙乡，一百多里路，他是走来的。张

德说快给我口饭吧，我在这村里爬摸了几天，愣是张不

开嘴要一口饭。

真不知道?大雄又问了句，巨六说我真的不知道。

好。到了法庭上，你就知道了。大雄突然丢出一句

话．把一屋子的沙湾人给吓愣了。

有话好好说，这娃，有话好好说吗，哪门子个法庭，

看把话说的。八爷赶忙取活儿，生怕让大雄一句话把事

情给说死了。

这时候巨六家的羊叫了一声。羊关圈里好些日子，

没警察的话，不能随便赶出去放，再说巨六家哪还有人

放?巨小六抡起棍子，照头给了羊一棍子，我让你叫!

打羊做啥吗，你个爹爹!巨六撵出去，巨小六扔下

棒跑了。八爷又说了句，喝水，娃，先喝水。

接着来的是小雄，一迸门就哭喊，我的爹爹呀，你

让我找得好苦——哭完了，忽然问巨六，钱呢，钱呢?
钱?沙湾人全都竖起了脖子。

等弄清大雄小雄的意思时，沙湾人跳了起来，包括

和福家的，这次也站到了巨六家这边。听听，这是人话

吗?你爹有钱?你爹有几万块钱?不怕把你个山里鬼羞

死!呸!和福家的呸了一口，接着骂，把你两个无义种，爹

丢了这长时间不来找。这阵倒知道赳人了——

谁壳!【人．谁嵬1人?叫大雄的忽然跳起来，扑向和福

家的。叫小雄的趁沙湾人不注意，快快往衣服里塞了一

包烟。

父亲的故事讲到这儿，我忽然有了兴趣，这两个做

儿子的，他们安了怎样的心?

按父亲的说法。钱的事是个骗局，彻头彻尾的骗

局。你想想，张德要是有钱，能跑沙漠里给人家放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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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是；张德他怎么会有钱呢，这不纯粹一个笑话吗。

可警察不能这么想。叫于化的警察一看事情起了

变化，忙把众人支开，坐下谈，有啥话坐下来谈。说着，

叫于化的警察掏出了本子，一想不对劲，又让边上的助

手铺开了笔录纸。

这天巨六家又杀了一只羊，用来招待大雄和小雄。

杀羊的时候。巨六的儿子巨小六眼里充着血，由于他一

只眼坏了，另一只就让人老觉得也不正常，谁也没把这

事当个事。

大雄和小雄这次没客气，既然话说了出来，就不能

客气，他们接连啃了好几块羊骨头，又喝了两碗羊肉

汤。这才嘴一抹，跟巨六说，甭以为你杀了羊我们就不

告你，如果事情处理不公平，我们还要告。

大雄和小雄提出的条件是，巨六家必须先把他爹

身上的钱交出来，交出来才有得谈。

多少?叫于化的警察又问了一遍，到这时，他还没

弄清放羊的张德来时身上到底有多少钱。

一万二。大雄咬了下牙，说。

一万三。小雄恨恨地纠正道。

一万二。

一万三。

一万二。

⋯⋯就算是一万二，那一千不要了，白送给你们。

小雄最后说。

巨六家的一把撕住大雄．巨六家的看上去要疯。巨

六怯怯站边上，他让这个数字吓蒙了。

叫于化的警察先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小

心翼翼劝兄弟俩，话不能乱说，凡事得讲证据，我去山

里调查过，好像你们的父亲是⋯⋯是因为没人养活才

给逼出来的。叫于化的警察一狠心，就把关键的一句话

讲了出来。

这下张德的儿子们不依了，大雄先跳起来，你说

啥。你再说一遍!没人养活，没人养活我们是干啥的?

小雄恼得更厉害，他差点掐住予化的脖子，你放

屁!他这么骂了一句，接着说，我爹跟我过着哩，我媳妇

天天侍候着他哩，你去山里问一下，哪点亏待他了?

大雄赶忙说，功劳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逢年过节

的．我哪次没尽心?去年过年我还割过二斤肉哩。

一提肉，把小雄的不满抖了出来，你提的那叫肉?

吃下去差点没把我媳妇拉死!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嚷了起来。叫于化的警察没

拦挡他们，点了烟，边抽边听。这期间就听见巨六家的

羊又叫了一声，是只母羊，好像很心疼地唤它的儿子。

张德的两个儿子吵了一阵，忽然觉得跑了主题，再

一看屋里人的脸，猛就噤了声。半天，大雄不甘心地说，

反正得给钱，没钱说啥也是闲的。

小雄刚要伸手拿桌子上的烟抽．巨六家的腾地抢

了烟盒，打门里扔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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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的空气有点僵。叫于化的警察终于抽完了

烟，笑着说，你们的意思我都听清了，你们无非就是说

你爹拿了一万多块钱，来沙漠买羊，现在人没了，钱也

没了．是这个意思pB?

是这个意思。兄弟俩赶忙点头。

可这事你们说了不算。我得去山里调查。叫于化的

警察卖了一个关子。

调查就调查!大雄显然心里有底，说出的话底气很

足。小雄这次没言喘，他的烟瘾犯了，思谋着该不该把

怀里的烟掏出来抽。

叫于化的警察这才起身，那好，现在跟我去看你们

的爹。

不去，事情说不明白，我哪也不去!大雄说。

有啥看的。人都死了。有啥看的。小雄愤愤难平。

按照程序．叫于化的警察又跑了一趟山里。奇怪的

是，山里人全都改了I：I，再也不说张家兄弟的坏话了，

问及买羊的事，都说不知道。兴许他们家真有钱，真要

买羊哩，这号事谁也说不准，张德的邻居这样说。

石秀还是那个样子。不哭，不闹，就一句话，死了就

死了，早该死。来涣子一直躲在自个屋里，一次也没出

来。叫于化的警察这次多了个心眼，将张德两个儿子的

家仔细看了一遍。大雄分开单过，四问房，一个小院子，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小雄跟张德夫妇合着过，但家里摆

了两套做饭的家什，很明显，住是一个院里住着，吃却

是谁吃谁的。果然，做饭的时间到了，石秀自个点了火，

来涣子那边也点了火，炊烟袅袅中，没人留着于化吃

饭。

叫于化的警察村子里走了一遭，就发现山里这样

的人家很多。有气力有钱的全都分开单过，没气力没钱

的暂时先委屈在一起．不过孙子全都是爷爷奶奶拉的。

巷道里站着一伙小媳妇，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看见叫

于化的警察，哗一下散开了。

父亲讲到这儿，晕眩症突然犯了，我赶忙陪他到医

院。做了一番检查。还好，父亲是讲得太激动，差点把老

病给带犯。输了一瓶液，好点了，医生告诉我要小心，这

种病最怕激动。这中间我接到妻子电话，催我回去。

转眼到了初五，父亲的故事还没讲完，因为惦着年

后调整班子的事．我对放羊的张德突然没了兴趣，爱咋

咋去，关我屁事。这天我正在收拾东西，父亲进来了，无

言地看我一会。忽然兴奋地说，那个石秀，那个石秀你

猜咋回事?

还能咋回事，没感情呗。我顺口敷衍了一句。

不对!父亲突然恨恨的，一把拉过凳子，坐在了我

对面。

照父亲说，石秀对张德有感情，还很深。张德以前

在队里当会计，念过书，有文化，生产队那会，张德很吃

得开。庄稼地里一把苦不受，整天只要提个算盘，拿个

 万方数据



账本，就有饭吃。红白事儿更是少不了他，这样的人在

山里叫人才。石秀跟着他，没少享福，干的活轻，挣的工

分却多，年底一分红，别人家吃不饱，他家还有剩余的。

可惜了，一个包产到户，把好日子给包没了。张德干不

了活，石秀又怕干活，日子很快垮下来。不过石秀没怪

张德，石秀爱张德，过苦日子她也爱。问题是儿子大了，

要说媳妇，要盖房，石秀不能再爱张德了。她逼着张德

下田犁地，上山砍柴，闲时出门搞副业，给儿子挣媳妇。

张德因为打工要不上工钱，差点冻死在路上，回来石秀

没说一句爱，差点没把他骂个半死。瞅着别人家的儿子

一个个说上媳妇，自己的儿子还打着光棍。石秀恨不得

把张德卖了。拿去说媳妇。大雄的媳妇是张德卖血卖来

的，当然不全是，但至少有一部分彩礼，渗着张德的血，

这事张德一直没跟石秀说，后来有一次。忍不住说给了

来涣子。

来涣子是张德拿六千块钱从岷县领来的．岷县更

穷，老早就有让外地人拿钱领媳妇的规矩。合上给媒人

的，一路的花费，总共花了一万多，这时候张德侠六十

了，打不动工，犁不动地，按山里人的说法，成了个废

人。

废人张德开始吃不上饭，儿媳妇不让他吃。石秀又

没饭给他吃，家里的粮食都让讨债的拉走了，都是娶媳

妇时欠下的债，还扬言要拆房子。儿媳妇骂他是穷鬼，

瞎了眼才嫁进来，石秀骂他是吃屎长大的。咋就不知道

手里捏几个钱，要是有钱，儿子媳妇能这样?吃不上饭

的张德开始耍牌，耍牌可以蹭上别人家的饭，手气好时

还能赢几个小钱。当然。耍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开

骂，儿媳妇的骂，儿子的骂，石秀的骂。张德被骂急了，

张德被骂得不想活了。张德最终还是没躲开．不但挨了

更重的骂，还挨了打，哥哥哟，挨了打，儿媳妇跳起就扇

了他一个耳刮子。儿子呢，儿子大雄躲在一边暗中撑劲

儿。

父亲讲得很激动，我怕父亲的晕眩症，爸，不要讲

了。

不。要讲。

父亲的故事让我一阵难过，说实话，我心里挺气

的。做儿女的咋能这样!我真是想象不出。张德的儿媳

妇扇张德的情景，不敢想的呀。那个大雄。那个大雄他
居然暗中撑劲?

。

我的手机响了，老婆气乎乎说，你咋还不回来，这
个家你要不要了?

我是初七回的家，不能再迟了，这么些年，我都是

三十来初一走，最多也就到初二，今年因为一个放羊的

张德，居然留了这么长日子。

初六我陪着父亲，去看他一个同事，就是那个叫于

化的警察，他现在已是沙乡那个县的公安局副局长。看

到父亲，他笑着迎上来，老领导，你还好吗?

好，好，好得没法说!

我一阵尴尬．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父亲这个好字。他

们闲聊到中间，我拉过叫于化的警察，悄悄问，那个张

德，最后怎么处理下了?

哪个张德?

放羊的张德啊。

嘿，你是说巨六家那档子事啊。叫于化的警察告诉

我，张德最后是来涣子拉走的，来涣子雇了车，不等大

雄小雄知道。就把张德从殡仪馆拉走了。张德还是化成

了水，天太热，路太远，还没拉山里，张德就化成了水。

也难怪，放了足足六个月呀，把一群羊都给放没
了。叫于化的警察叹了一声。

那⋯⋯大雄跟小雄呢，要到钱没?

你是说那两个浑球?呸，钱，能给他钱，我于化成什

么了?把他们关了十五天，有的没的全说了。无义种，这

两个无义种!叫于化的警察跟父亲一样生气。气还没生

完，很快又叹了一声，闲的，关一月也是闲的，放出来还

是那样。那个石秀，那个石秀也死了。

石秀是在第二年春上死的，说来真是难信，石秀居

然跑到了沙湾村，居然跑到了巨六家，～进门，就给巨

六家的跪下了，求求你们，收下我吧，我不要工钱，我给

你们放羊．给IZi饭吃就行⋯⋯

巨六家的眼泪哗就下来了，她哪还有羊，那一群

羊，除了顶殡仪馆的费用，除了让警察办案子，还剩下

几只?大雄跟小雄一放出来，就跑到他家，说买羊的钱

不给就不给，放羊的钱总得给吧?说完，硬是拉走了几

只。巨小六看不下去。巨小六早就看不下去，那可是他

未来的媳妇啊，硬是让一个放羊的张德给糟蹋了。巨小

六提上棒。一通乱打，就把可怜的几只羊全给打死了。

石秀还跪着，疯疯癫癫的巨小六跑进来，一听他是

张德的女人。猛就给扑过去，我把你个丧门星，害得我

家还不够呀．说着一脚踢过去。张德的女人石秀呻唤了

一声，地上滚了两个蛋蛋，腿一伸，没气了。

临闭眼时，张德的女人石秀听见一句话，自个骂张

德的话，你去死啊，还活着做啥，你前脚死，我后脚跟

来。

叫于化的警察还在讲，他在讲巨小六的事，父亲却

断喝一声，讲那些顶屁用，都说要生儿子，生下儿子有
啥用!

生下儿子有啥用!一路上，我脑子里响的都是父亲

这句话。

责任编辑李春风

1 17

 万方数据


